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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

“革命军中马前卒”和徐汇的渊源

“革命军中马前卒”，缘何魂归华泾

1958 年 3 月， 毛泽东在成都会

议上说：“四川有个邹容， 他写了一

本书，叫《革命军》，……他算是提出

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 ”

1906 年清明的凌晨， 华泾镇高

岗乡黄叶楼旁新添了座坟。 没有江

南地区常见的落葬仪式， 也没有亲

友的哭泣送别， 只有祭奠悼诗的余

灰明明灭灭、随风飘散。 四位协助落

葬的乡邻知道， 这是华泾义士刘三

从提篮桥监狱旁荒冢收的尸， 判断

是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刘三的口

风很紧， 四位协助的乡邻中只有他

的堂兄刘东海听过几句碎语， 年轻

人曾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 原来

是他，前两年那个因为“苏报案”被

抓进去的邹容。

“苏报案”在今人看来比较陌生，

但在一百多年前， 但凡读书看报的

识字人都会因每日报上连篇累牍的

报道而对此案有所了解。 原本只是

邹容、 章太炎等爱国激进人士在租

界报纸《苏报》上发文畅谈革命，清

政府却妄图用“文字狱”的老法子将

二人处以极刑。 邹容、章太炎被判入

狱服刑，邹容在狱中过世后，因巴山

蜀水远在千里之外， 且苏报案影响

太大恐有牵连， 尸身始终没有合适

的地方落葬， 直到出现本文开头的

那个场景。

结良友，代殓遗骨于华泾

这位葬在徐汇的异乡人邹容生

于 1885 年，童年期经历了继中法战

争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

侵华战争， 目睹了国家自《马关条

约》《辛丑条约》 后一步步陷入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邹容见证了戊

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等各种力量的

救亡图存，但都夭折了。 和那个年代

的很多有识青年一样， 邹容选择赴

日求学， 在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革

命理论， 以及与同道中人执笔为剑

的探讨后， 他的革命思想有了飞跃

发展。 回国后，他奋笔疾书，在各种

场合宣扬革命思想， 最终为清廷所

不容， 生命如同暗夜中划破天际的

流星，短暂、光亮，为后人所铭记。

为什么上海人刘三会为四川人

邹容落葬华泾花费那么大代价？这就

需要先介绍刘三的生平。 生于 1878

年的刘三原名刘钟龢，字季平。 6 岁

入私塾蒙学，21 岁中秀才，以诗文闻

名乡邻。刘三目睹了洋务运动和戊戌

变法相继失败后，和邹容等小资产阶

级一样，于 1903 年选择赴东洋留学，

以日为师，为之前安逸舒适的人生轨

迹换了个频道。在同乡钮永建的牵线

下，刘三在留日学生会馆里认识了小

他 7岁的四川小阿弟邹容。

刘三与邹容二人一起在日本针

砭时事，意气相投，结为莫逆之交。可

以用今日通俗的“一起同过窗，一起

扛过枪” 来形容这种过命的交情，虽

然两人同窗的学校不同，邹容在东京

同文学院， 刘三在东京成城学校；所

谓的枪也只是一把剪人长辫的剪刀。

1903 年 4 月， 沙俄撕毁同清政

府的条约， 拒绝分期从东北撤军，企

图长期霸占东北。 消息传到日本，留

日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

动”，刘三、邹容是“拒俄义勇队”的积

极参与者。 拒俄运动失败后，对清政

府失望的刘三与邹容参加了兴中会

分会（同盟会的前身），从事反清革命

宣传。 在之后的日子里，二人与陈独

秀、张继等留学生一起，将道德败坏

的清政府驻日南洋武备学生监督姚

文甫痛斥一番，高喊“纵饶汝头，不饶

汝发辫”， 将其发辫剪下挂在留学生

会馆梁上示众。 此番事件闹大后，邹

容就在“不听话”的名单上被标记了，

清政府照会了日本外务省，向邹容所

在的同文书院进行逮捕。 经旅日同

窗朋友们的劝告， 邹容才离日回国，

并选择了上海作为栖身之所。

刘三与邹容两人一起做的事肯

定不只目前留存下来的这些记录。

但有这些记录，就不难明白，为什么

刘三在日本接到友人陈去病为邹容

“乞谋片土”的来信后，会在 1906 年

从日本回国，冒着杀身之祸为昔日同

窗、革命同志操办身后事。

回上海，思维激荡露锋芒

邹容从日本到了上海后，加入了

蔡元培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参

加上海张园集会，也结识了当时的著

名思想家章太炎、吴稚晖、章士钊等。

租界内言论自由的政治氛围、发达便

利的刊印设施，对一众不满于清廷腐

朽统治的年轻人来说仿佛乐土一般，

虽然似没有根基的水中花、镜中月般

虚幻美好。

邹容没有教职头衔，却在一群名

流和思想家中常有惊座之语，“海内

渐闻邹容之名”。 在张园里爱国学社

的定期集会上，邹容与蔡元培、吴稚

晖、章太炎等因“墨水瓶事件”为大众

知晓的进步人士一起，共同探索救亡

之道。《苏报》 主编章士钊在张园集

会中感慨于邹容的慷慨陈词，在报纸

上宣传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

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遂为清廷所

不容，于是清廷施压逮捕《苏报》涉及

人员。 苏报案发后，挥斥方遒的一众

志士或被捕，如章太炎；或外逃，如吴

稚晖；或自首，如邹容。 在清廷的压

力和媒体的关注下，邹容被公共租界

会审公廨判入狱 2 年，后死于提篮桥

监狱，成为苏报案中唯一的死难者。

书生如邹容，从未带兵行军，却

如同大将军一般，引导了一群后来者

向封建制度发出致命冲击。 孙中山

在改组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军”时，

确定“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

邹容之功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孙中山批示邹容“照陆军大将军阵亡

例赐恤”。 这也是墓前石碑上章太炎

尊称其为“大将军”、写《赠大将军巴

县邹容墓表》的原因。

邹容的一生短暂，却在那个兵荒

马乱的年月， 留下了最璀璨的光芒。

邹容到上海后笔耕不辍，完成了《革

命军》这一著作，章太炎为之作序，书

稿交由上海大同书局印发，“革命军

中马前卒邹容”的署名见于自序。《革

命军》全书仅两万字，共有绪论、革命

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

种、革命必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

之大义和结论等七章。 这部 20 世纪

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言书

从理论上阐明了民主革命的必然性，

声讨了封建专制给中国带来的落后、

愚昧和灾难，以“天赋人权”为思想武

器批判“皇权神授”的封建专制主义。

张园聚会上的章士钊在自己主编

的《苏报》上发表了《读 < 革命军 >》，

同期《苏报》刊载了章太炎的《介绍 <

革命军 >》， 介绍了成书的宗旨在于

“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

沉痛”，主张将此书“普及四万万人”。

也许会有读者将章太炎的书评

与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

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有所联想，但

其实类似口号早在 500 多年前元末

朱元璋起义时就有。 朱元璋在《朱元

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有云：“驱逐

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

民。”革命者的口号总是惊人的相似，

不同的只是过程和结果。

续火种，义士忠魂励后人

刘三回国后，在华泾与乡邻共同

创办了培养革命人才、宣传革命思想

的丽泽学院。 他曾花重金雇请江湖

义士，并参与谋刺两江总督端方，但

因消息泄漏被捕入狱， 后经黄炎培

等人的多方营救，半年后获释。

1924 年清明节， 章太炎、 于右

任、章士钊、马君武和冯自由等 20 余

人祭扫并重建邹容墓， 纷纷赋诗，称

颂刘三， 并将其义行记于邹容墓表。

刘三做东， 在自家黄叶楼设宴招待。

章太炎为此还作诗一首:“落魄江湖

久不归，故人生死总相违。 至今重过

威丹墓，尚伴刘三醉一回。 ”

刘三作为冒死安葬“陆军大将

军”的社会贤达，从不以邹容获盛名

而自夸。在陈其美任上海都督时曾力

邀他出山从政， 但刘三不愿居功谋

职，表示自己志在教育，婉言谢绝。

结 语

翻读《革命军》，不难发现书中也

存在着大汉族主义和种族复仇主义

的倾向， 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正确认

识，也没有提出反帝斗争的明确纲领

等历史和阶级局限。 尽管如此，立意

鲜明、语言通俗的《革命军》还是受到

了海内外革命者和普通群众的欢迎。

它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最受欢迎、影响

最大的革命宣传读物，激励后来者奋

起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主共和

政体。

正如邹容自己在《革命军·自序》

中所预言：“文字收功日， 全球革命

潮。 ”在他过世之后仅 6 年，中国民

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中国

大地上举起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

旗帜， 最终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打

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

谨此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中

共徐汇区委党史研究室从《中国共产

党的九十年》中搜寻出与徐汇有关的

吉光片羽，集腋成裘，集结成文，希望

将有魂魄的历史与生动的现实实践

相结合，让大家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的

精神营养。本文作者就职于徐汇区委

组织部、区委党史研究室。


